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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从城市群视角，基于2010年和2015年五大城市群的人口和社会经济发展数据，采用多元线性回

归和空间分析方法，探究五大城市群内人口迁移活动的时空分布规律和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 人
口迁移活动的区域差异在这五年间保持稳定，发展较早的三大城市群不仅流动人口比例较高，流动人

口的来源地也更复杂，尤其是珠三角城市群，其流动人口比例显著高于其余城市群且增速强劲。2) 人
口迁移活动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流动人口比例接近的区域在空间上趋向集中分布，并且这种

空间正相关性在逐渐减弱。3) 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是人口迁移活动的主要影响因素，其中经济发展水

平高并且科技化、市场化发展良好的区域对迁移人口有明显的吸引力。同时，文化因素开始显现出正

向的影响力。 
 
关键词 

人口迁移，城市群，空间自相关，多元线性逐步回归 

 
 

Analysis on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Evolution Law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opulation  
Mig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 Agglomeration 

Xue Lv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2.111041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2.111041
http://www.hanspub.org


吕学 
 

 

DOI: 10.12677/ass.2022.111041 276 社会科学前沿 
 

Received: Dec. 6th, 2021; accepted: Jan. 20th, 2022; published: Jan. 27th, 2022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 agglomeration, based on the population and socio-economic de-
velopment data of the five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2010 and 2015, this paper uses multiple li-
near regression and spatial analysis methods to explore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law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opulation migration activities in the five urban agglomerat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of population migration activities have re-
mained stable in the past five years. The three urban agglomerations that developed earlier not 
only have a higher proportion of floating population, but also have more complex sources. Espe-
cially, the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have a significantly higher proportion 
of floating population than other urban agglomerations and a strong growth rate. 2) 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in population migration activities. The regions with 
similar proportion of floating population tend to be concentrated in space, and this spatial posi-
tive correlation is gradually weakening. 3) The leve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s the 
main influencing factor of population migration activities, among which the regions with high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good scientific, technological and market development have 
obvious attraction to the migrant population. At the same time, cultural factors began to show 
positive infl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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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迁移人口的规模与方向和国家的发展政策密切相关。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期间，实行的计划经济和

户籍管理制度对人口迁移起到一定的阻碍作用，改革开放后，随着户籍制度的放宽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

迁移人口的规模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尤其在进入 21 世纪以后，国家推出一系列区域发展规划，促进

了人口迁移的活跃度，人口的空间格局因此也发生了变化[1]。人口的空间分布和空间流动深刻影响着劳

动力资源的分配、规模以及区域经济的发展，而劳动力资源作为社会经济增长中最有活力、最有潜力的

资源，对于推动社会发展具有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 
从已有的研究来看，学者们通常是对全国或者某个省份范围的分析，鲜有从城市群视角出发对于人口

迁移空间分布规律的研究。而且现有的关于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少涉及文化因素的影响。考虑到现有的人口

分布格局依旧以胡焕庸线为分界，而城市群的划分目前也相对稳定[2]，因此本文从城市群视角研究人口

迁移的规律和趋势，对 2010 年至 2015 年我国人口迁移活动的时空分布、变化规律及影响因素进行探索，

以期对我国的流动人口研究进行进一步完善，并对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新型城镇化建设以及人口政策提

供一定的参考，这对于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制定科学合理的区域发展规划和人口政策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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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设计 

2.1. 指标选取 

2.1.1. 流动人口比例 
采用流动人口比例这一指标作为总量指标，计算公式如下： 

1 i
i

i

p
Pop

P
= −  

其中， iPop 为 i 地区的流动人口比例， ip 为 i 地区的户籍人口， iP 为 i 地区相的年末总人口。 

2.1.2. Fractionalization 指数和 Shannon 指数 
采用 fractionalization 指数和 Shannon 指数[3]这两个指标作为结构指标，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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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S 是 r 地区迁往 j 地区的人口所占的比例，r 是该地区人口中所代表的不同的城市数目。 
Fractionalization 指数为 0 时，表示该地区的人口全部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口，随着迁入地多样性的

增加，其值会增大，最大值接近 1。该指数通常用来描述测量两个随机抽取的个体户籍为不同地区的概

率，就迁移的深度和广度而言具有明显的衡量优势。Shannon 指数是生态学领域用来测度物种异质性的

一个指数，其值越大表示不确定性越大、未知因素越多，即多样性越高。本研究将 Shannon 指数应用于

研究城市群迁移人口多样性，依据生物学中的定义应用到人口研究中，可以认为，Shannon 指数越高表

示该区域人口来源地不确定性越大，即人口多样性越高。研究表明，这两个指标得到的结果应该是强相

关的，但并不完全一致。Shannon 指数对于分组大小不等的分布偏离更为敏感，在群体大小没有显著区

别的情况下，Fractionalization 指数更能体现群体的多样性[4] [5]。 

2.2. 数据来源 

本文所涉及的人口数据主要来源于 2010 年《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2015 年《全国 1%人口抽

样调查资料》以及各省市相关年份的统计年鉴。社会经济数据主要来源于 2011 年和 2016 年《中国统计

年鉴》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考虑到各地年鉴数据统计方式存在差异，对于部分缺失的数据采用平

滑修补的方式处理。相关的地理信息、图形数据来源于国家基础地理信息系统数据库，运用 ARCGIS 10.2
和 GeoDa-1.18.0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和分析。 

2.3. 研究方法 

2.3.1. 空间自相关 
1907 年 Tobler 提出了“地理学第一定律”[6]，他认为任何事物与其他事物都是相关的，而且距离越

近，关联性越强，这种关联性被称为空间相关性。本文采用 Global Moran’s I 指数刻画全局空间自相关。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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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n 为空间单元总数， ix 、 jx 是空间位置 i 和 j 的观察值，x 为均值， ( )22

1

1 n

i
i

S x x
n =

= −∑ 为方差， ijw

是空间权重，表示空间位置 i、j 的位置关系。 
Global Moran’s I 的取值范围为[−1,1]，在(0,1]区间时表示测度区域存在正相关；在[−1,0)区间时表示

测度区域存在负相关。全局 Moran’s I 指数的绝对值越大，表示空间自相关性越大，若值趋近于 0，则表

明观测值的空间分布是随机的，不存在空间自相关关系。 

2.3.2. 多元线性逐步回归 
回归分析的核心思想是建立在若干个解释变量和一个因变量的函数关系，并通过函数关系对因变量

的变化规律进行解释和预测[7]。一般来说解释变量通常不是一个而是多个，因此需要进行多元线性回归

分析。多元线性回归是利用多个解释变量的观测值来拟合被解释变量并且确定各个解释变量之间的线性

关系，检验各解释变量的显著性，比较它们对目标变量的影响程度[8]。 
在回归模型中，由于变量较多，变量之间可能会存在各种联系，回归模型可能会受到多重共线性的

影响，而逐步回归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9]。考虑到本次研究选取的自变量数量较多，为了避免多重

共线性对回归结果的影响，筛选出对因变量影响最为显著的因素，采用逐步回归分析法。 

2.4. 回归模型构建 

2.4.1. 变量选取 
1) 自变量——流动人口比例。 
联合国《多种语言人口学辞典》将“人口迁移”定义为：人口在两个地区之间的地理流动或者空间

流动，这种流动通常会涉及到永久性居住地由迁出地到迁入地的变化[10]。但是在我国，由于户籍制度的

存在，出现了“人口迁移”和“人口流动”这两个概念，主要区别在于迁移活动是否涉及到户籍的改变。

国外的学者将这两者统称为人口迁移，Arthur Haupt 和 Tomas T. Kane 在《Population Handbook》中将其

定义为“人们为了永久或半永久定居的目的，越过一定边界范围的地理移动”[11]。 
基于以上分析，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和本次研究的实际情况，本文对流动人口和迁移人口不做严格

区分，参考杨晔等[12]对城市移民的定义，将“迁移人口”定义为户籍地与居住地不一致的人，在人口普

查资料中对应“全省按现住地、性别分的户口登记地在外省的人口”。在本研究中考虑到区域人口的流

入和流出效应，采用流动人口比例作为自变量。 
2) 因变量 
通过对既有研究文献进行归纳总结[13]-[18]，并且考虑相关数据的可得性，本研究最终确定了四个对

人口迁移活动可能存在影响的一级指标，分别为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发展水平、文化发展水平和生态发

展水平，这四个一级指标被分解为 12 个具体的解释变量，这些解释变量及描述性统计见表 1。可以看出，

这些自变量的观测值标准差较大，说明不同城市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发展水平具有较大差距。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results of variables 
表 1.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说明(单位) 

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2010 2015 2010 2015 2010 2015 2010 2015 

经济发 
展水平 

x1 人均 GDP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万元) 39,210.20 61,725.48 23,649.06 32,407.89 106,880 157,985 13,212 23,881 

x2 二产占比 第二产业占 GDP 的 
比重(%) 

52.22 49.54 6.98 6.90 69.49 60.46 24.01 19.74 

x3 三产占比 第二产业占 GDP 的 
比重(%) 

36.28 40.66 8.63 9.66 75.11 79.65 22.94 2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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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社会发 
展水平 

x4 医疗床位 每万人拥有的卫生 
机构床位数(张/万人) 

32.37 47.51 6.83 9.68 56.79 80.64 19.81 26.56 

x5 
邮电 
业务量 人均邮电业务量(元) 1127.47 1247.63 1279.94 1005.24 7869.75 5118.95 161.61 149.88 

x6 交通设施 人均城市道路面积(平方米) 12.58 14.89 7.59 9.85 54.37 73.04 2.14 1.78 

文化发 
展水平 

x7 
图书馆 
藏书 

每百人公共 
图书馆藏书(本) 

67.28 90.55 116.86 134.13 883.40 924.57 6.19 10.70 

x8 专利数 人均专利数(项) 7.44 16.19 9.83 17.77 37.97 66.76 0.22 0.60 

x9 
受教育 
程度 

普通本专科在校生 
人数/常住人口(人) 

0.02 0.02 0.02 0.02 0.10 0.11 0.00 0.00 

生态发 
展水平 

x10 绿化率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45.40 40.69 36.64 5.95 386.64 61.58 24.16 20.12 

x11 
污水 
处理率 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率(%) 74.62 87.25 16.64 9.73 99.92 100.00 20.51 58.91 

x12 
垃圾 
处理率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85.00 95.30 23.20 10.13 100.00 100.00 14.50 42.28 

2.4.2. 模型构建 
以流动人口比例作为被解释变量，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0 1 1 2 2 3 3 4 4 5 5 6 6 7 7

8 8 9 9 10 10 11 11 12 12 1 1

Y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β β β β β β β β
β β β β β β ξ

= + + + + + + +

+ + + + + + +
 

其中，Y 为因变量， ( )1, ,12i ix =  为选取的自变量， 0β 为回归常数， ( )1 2, , , 1, ,12i iβ β β =  是未知参数，
ξ
为随机误差项。 

3. 实证分析 

3.1. 人口迁移的空间分布研究 

3.1.1. 总量维度分析 
本文采用流动人口比例这一指标来衡量总量维度，计算结果如表 2 所示。 

 
Table 2. Total index results of five urban agglomerations 
表 2. 五大城市群总量指标结果 

指标 年份 京津冀城市群 长三角城市群 珠三角城市群 成渝城市群 长江中游城市群 

户籍人口(单位：万人) 
2010 9434 12238 3025 10822 12907 

2015 10023 12907 3251 10974 11286 

年末总人口(单位：万人) 
2010 10446 14350 5613 9576 12111 

2015 11712 19549 16737 11586 13641 

流动人口比例 
2010 0.0969 0.1472 0.4610 −0.1302 −0.0414 

2015 0.1442 0.3398 0.8058 0.0529 0.1726 

 
从时间维度来看，除了长三角城市群，其余四个城市群的户籍人口均有所增加，年末总人口也是增

加趋势，说明这四个城市群均为人口迁入地区。流动人口的增长率呈现出从北到南逐渐递减的规律。流

动人口比例也都有了不同幅度的上升。从空间维度看，珠三角城市群的流动人口比例远远高于其他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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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尤其是到 2015 年达到了 0.806，是成渝城市群的 15 倍之多。珠三角城市群的流动人口增量在两年内

均位于首位，由此可见，珠三角作为广东最发达的地区，显现出极强的人口吸引力。 
从总量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大部分地区的流动人口比例并不高，城市中更多的还是本地居民，比

如成渝城市群和长江中游城市群 2010 年的流动人口比例为负数，说明本地户籍人口比年末总人口还要多，

人口是净流出的。相比较而言，珠三角城市群则恰恰相反，在 2010 年其流动人口比例就达到了 46.1%，

流动人口占到了年末总人口的接近一半，而到了 2015 年，该比例增加到 80.6%，可以说珠三角城市群中

的绝大多数都是迁移人口，是个外来人口相对较多的地区。由此可见，在总量维度上，流动人口的空间

分布差异还是比较大的。 

3.1.2. 结构维度分析 
本文采用 fractionalization 指数和 shannon 指数这两个指标来衡量结构维度，结果如表 3 所示。 

 
Table 3. Structural index results of five major urban agglomerations 
表 3. 五大城市群结构指标结果 

指标 年份 京津冀城市群 长三角城市群 珠三角城市群 成渝城市群 长江中游城市群 

Fractionalization 指数 
2010 0.11286 0.29620 0.48392 0.06413 0.02879 

2015 0.14068 0.29763 0.45168 0.06306 0.04420 

Shannon 指数 
2010 0.34978 0.81686 1.29425 0.21107 0.11321 

2015 0.51172 0.83178 1.21388 0.20927 0.16481 
 

从时间维度来看，五个城市群的流动人口多样性变化规律较为明显：北部和中部的三个城市群指标

均有所增加，表示其人口流动来源更加多样，而成渝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的指标有小幅下降，表示其

流动人口多样性有减弱的趋势，呈现出北部和中部增加、南部减少的趋势。从空间维度看，2010 年和 2015
年五个城市群的结构指数排序均为：珠三角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成渝城市群、长江

中游城市群。fractionalization 指数和 shannon 指数结果具有一致性。 
从结构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2010 年到 2015 年间，来自全国各地的流动人口更加倾向于经济发达

的东部、南部沿海城市，其对应的三大城市群也因为有了来自各个地区劳动力的建设，其经济、技术、

社会各方面发展迅速，形成了优势累积，继续吸引着不同地区的人才，形成人口拉力的“马太效应”，

且短期内这种趋势将一直持续下去。 

3.2. 人口迁移活动的空间自相关研究 

运用 GeoDa-1.18.0 软件对流动人口比例、fractionalization 指数、shannon 指数分别计算全局 Moran’s I
指数，具体结果见表 4。 
 
Table 4. Global Moran’s I index of each index in 2010 and 2015 
表 4. 2010 年和 2015 年各指标全局 Moran’s I 指数 

指标 
流动人口比例 Fractionalization 指数 Shannon 指数 

Moran’s I P 值 Z 值 Moran’s I P 值 Z 值 Moran’s I P 值 Z 值 

2010 年 0.609 0.001 8.5257 0.696 0.001 9.6544 0.699 0.001 9.6818 

2015 年 0.577 0.001 8.0177 0.564 0.001 7.6551 0.459 0.001 6.2544 

注：表中对 Moran’s I 的推断是基于 Anselin 的 999 次随机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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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2010 年和 2015 年五大城市群内的地级市人口迁移活动相关指标的全局 Moran’s I 指数均

大于 0，无空间相关假设成立的概率小于 1%，说明在 99%置信度下，人口迁移活动存在着显著正向的空

间自相关性，即人口迁移活动会受相邻区域的影响，流动人口比例接近的城市在空间上趋向集中分布。

此外，三个指标的全局 Moran’s I 指数均呈现出减小的趋势，说明空间正相关性逐渐减弱，空间分布不均

衡性正在缓解，人口迁移活动向着区域协调发展转变。 

3.3. 人口迁移活动的影响因素分析 

运用 SPSS 25.0 软件对研究区域 2010 年和 2015 年的数据分别进行多元线性逐步回归，结果见表 5
和表 6。 
 
Table 5. Stepwise regression results in 2010 
表 5. 2010 年逐步回归结果 

 模型 
回归系数 标准化系数 

t Sig． 
B Std. Error Beta 

1 
(Constant) −0.275 0.023  −12.171 0.000 

x1 7.566E−06 0.000 0.853 15.328 0.000 

2 

(Constant) −0.338 0.021  −15.800 0.000 

x1 7.217E−06 0.000 0.814 17.340 0.000 

x10 0.002 0.000 0.293 6.251 0.000 

3 

(Constant) −0.323 0.019  −17.417 0.000 

x1 5.429E−06 0.000 0.612 11.320 0.000 

x10 0.002 0.000 0.294 7.274 0.000 

x5 4.943E−05 0.000 0.302 5.608 0.000 

4 

(Constant) −0.229 0.042  −5.399 0.000 

x1 5.818E−06 0.000 0.656 11.815 0.000 

x10 0.002 0.000 0.275 6.882 0.000 

x5 4.834E−05 0.000 0.295 5.635 0.000 

x4 −0.003 0.001 −0.104 −2.454 0.016 

5 

(Constant) −0.299 0.053  −5.686 0.000 

x1 5.552E−06 0.000 0.626 11.163 0.000 

x10 0.002 0.000 0.266 6.749 0.000 

x5 4.929E−05 0.000 0.301 5.861 0.000 

x4 −0.003 0.001 −0.105 −2.524 0.013 

x11 0.001 0.001 0.088 2.169 0.033 
 
Table 6. Stepwise regression results in 2015 
表 6. 2015 年逐步回归结果 

 模型 
回归系数 标准化系数 

t Sig． 
B Std. Error Beta 

1 
(Constant) −0.180 0.022  −8.269 0.000 

x5 0.000 0.000 0.785 11.874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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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2 

(Constant) −0.271 0.026  −10.335 0.000 

x5 9.264E−05 0.000 0.450 5.114 0.000 

x1 2.860E−06 0.000 0.448 5.090 0.000 

3 

(Constant) −0.315 0.027  −11.875 0.000 

x5 8.717E−05 0.000 0.423 5.201 0.000 

x1 2.518E−06 0.000 0.394 4.795 0.000 

x6 0.005 0.001 0.230 4.037 0.000 

4 

(Constant) −0.161 0.060  −2.684 0.009 

x5 8.394E−05 0.000 0.408 5.199 0.000 

x1 2.796E−06 0.000 0.438 5.440 0.000 

x6 0.004 0.001 0.193 3.431 0.001 

x4 −0.003 0.001 −0.153 −2.848 0.006 

5 

(Constant) −0.148 0.059  −2.524 0.013 

x5 5.883E−05 0.000 0.286 3.052 0.003 

x1 2.587E−06 0.000 0.405 5.070 0.000 

x6 0.003 0.001 0.152 2.637 0.010 

x4 −0.003 0.001 −0.137 −2.588 0.011 

x7 0.000 0.000 0.201 2.265 0.026 

3.3.1. 2010 年人口迁移活动影响因素分析 
结果显示，调整后的 R 方为 0.871，最终模型整体拟合效果良好。F 值为 121.179，p = 0.000 < 0.05，

通过 F 检验，说明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存在线性关系，整体回归效果显著。Durbin-Watson 值为 1.895，
认定残差独立，通过检验。 

通过逐步回归，最终确定影响显著的变量有五个，分别是人均 GDP、建成区绿化覆盖率、每万人拥

有卫生机构床位、人均邮电业务量、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率，其余变量对因变量影响不明显，被剔除。根

据结果，2010 年流动人口比例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为： 

1 4 5 10 11299.08 0.0056 0.322 0.049 1.522 1.106Y x x x x x= + − + + +  

3.3.2. 2015 年人口迁移活动影响因素分析 
分析结果显示，最终模型调整后的 R 方为 0.773，整体拟合效果较好。F 值为 61.639，p = 0.000 < 0.05，

通过 F 检验，说明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存在线性关系，整体回归效果显著。Durbin Watson 值为 1.652，
认定残差独立，通过检验。 

通过逐步回归，最终进入模型的变量有五个，分别是人均邮电业务量、人均 GDP、人均城市道路面

积、每万人拥有卫生机构床位、每百人公共图书馆藏书。其余变量对因变量影响不明显，被剔除。根据

回归结果，2015 年流动人口比例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为： 

1 4 5 6 7148.13 0.003 2.936 0.059 3.203 0.311Y x x x x x= − + − + + +  

3.3.3. 2010~2015 年人口迁移活动影响因素比较 
对 2021 年和 2015 年的逐步回归结果进行对比，结果如表 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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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7. Comparison of stepwise regression results in 2010 and 2015 
表 7. 2010 年和 2015 年逐步回归结果对比 

2010 年 

模型 R R 方 调整后的 R 方 估计标准差 F Sig． 

1 0.853a 0.728 0.724 0.11075 234.948 0.000a 

2 0.901b 0.812 0.808 0.09252 187.846 0.000b 

3 0.929c 0.862 0.858 0.07963 179.539 0.000c 

4 0.934d 0.871 0.865 0.07740 144.022 0.000d 

5 0.937e 0.878 0.871 0.07577 121.179 0.000e 

2015 年 

模型 R R 方 调整后的 R 方 估计标准差 F Sig． 

1 0.785a 0.616 0.611 0.1298007 140.996 0.000a 

2 0.839b 0.704 0.697 0.1145943 103.402 0.000b 

3 0.867c 0.751 0.742 0.1056815 86.483 0.000c 

4 0.879d 0.773 0.762 0.1015653 72.254 0.000d 

5 0.886e 0.786 0.773 0.0991837 61.639 0.000e 

注：a.预测变量：(常量)，X1：b.预测变量：(常量)，X1，X10；c.预测变量：(常量)，X1，X10，X5：d.预测变量：

(常量)，X1，X10，X5，X4；e.预测变量：(常量)，X1，X10，X5，X4，X11；f.因变量：Y。(2010 年) 
a.预测变量：(常量)，X5：b.预测变量：(常量)，X5，X1；c.预测变量：(常量)，X5，X1，X6：d.预测变量：(常量)，
X5，X1，X6，X4；e.预测变量：(常量)，X5，X1，X6，X4，X7；f.因变量：Y。(2015 年) 
 

通过对比 2010 年和 2015 年人口迁移活动的影响因素分析发现，有三个因素对两个年度人口迁移的

选择都产生影响。一是人均 GDP 高的地方，流动人口比例高，经济发达地区一般城市化水平较高，二三

产业发达，就业机会较多且工资水平相对较高，对于劳动力的吸引力具有显著优势，导致人均 GDP 因素

对人口迁移有较大影响，通过分析发现，从 2010 年到 2015 年，人均 GDP 的影响程度呈现出减弱的趋势，

这可能是因为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迁移人口开始考虑除了经济发展水平之外的因素，如社会福利水平、

环境宜居情况、生活成本等，经济对于人口迁移的影响将会逐渐减小。二是人均邮电业务量高的地方，

流动人口比例较高。邮电业务总量可以有效反映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商业化程度、科技化水平和

城市化水平，这是因为越是经济、科技发达的地方，信息量就越大，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就越频繁，通信

量就越大，这些地区对于迁移人口的迁移选择表现出显著正向的影响。三是每万人拥有卫生机构床位越

多的地区，流动人口比例越低，且负相关系数呈现增加趋势。人均卫生机构床位数代表着一个地区的医

疗服务资源水平，迁移人口中大部分都是青壮年劳动力，本研究表明一个地区的医疗服务水平不能成为

明显的人口“拉力”，但为何会成为人口“推力”且影响程度越来越显著，原因有待考证。另外，值得

关注的是，2015 年回归模型中增加了每百人公共图书馆藏书这一正相关变量，表明文化发展水平这一因

素开始在人口迁移活动中表现出正向的影响。 
综上所述，通过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得出结论：人口迁移活动的影响因素主要是经济发展水平和社

会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高，科技化、市场化发展良好的地方对迁移人口有着明显的吸引力；同时，

文化发展因素开始表现出正向的人口迁移影响力。 

4. 结论与展望 

本文利用 2010 和 2015 年的相关数据，研究城市群视角下人口迁移的空间演化和影响因素，主要研

究结论包括： 
1) 人口迁移活动的空间差异在五年内没有显著变化，发展较早、经济较发达的三大城市群地区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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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移活动相对活跃，不仅流动人口比例高，人口的来源地也更复杂，具有较大的人口拉力。其中，珠三

角城市群流动人口比例显著高于其余研究地区且增速强劲，具有很强的发展潜力。 
2) 人口迁移活动存在着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关系，活跃度接近的区域在空间上趋向于集中分布。

但是这种趋势呈现出减弱的趋势，空间分布的不均衡性逐渐缓解，人口迁移活动向着协调发展转变。 
3)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仍然是影响人口迁移的主要因素，经济发达且科技化、市场化发展良好的地

区具有显著的人口拉力。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化发展因素开始显现出正向的人口迁移影响。 
由于研究条件的限制，本文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之处。如研究期内存在部分数据统计口径不一致和数

据缺失现象，虽然进行了较为科学的补全，但是仍然与实际情况有一定的差异。同时由于 2020 年第七次

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尚未公布，使得本文的研究范围有一定的局限性，不能准确反映近些年的情况。因

此，受数据可得性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会有一定的偏差与影响。另外对于影响因素的分析，本文仅

考虑了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发展水平这个方面，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加入创新水平、气候环境等因

子进行更加全面深入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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